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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青銅器的鑄造歷史源遠流長，細數不同朝
代出土的器物，紛繁多樣，林林總總。其中西周宣王
時期的毛公鼎內有近五百字銘文，為迄今為止出土青
銅器上最長的銘文，被譽為「海內第一寶」。書法家
黃海德從書法藝術角度研習毛公鼎銘文，獨創一套毛
公鼎銘文的書法撰寫技藝，躬身實踐傳承傳統文化。
工作室的牆壁上掛着幾幅毛公鼎銘文的書法作品，
書桌上襯布攤開，一旁墨盒裡墨跡未乾。在這裡，記
者見到了毛公鼎文研究專家黃海德。
「我與毛公鼎是兩千年一遇，是我遇到它，也是它
遇到我。」說起最早接觸到毛公鼎銘文，黃海德把它
看做是冥冥中到來的緣分。1999年黃海德在一篇介紹
毛公鼎的文章上初識毛公鼎銘文。「學書不學毛公
鼎，猶儒生不讀尚書也。」自幼好翰墨的黃海德找來
《歷代碑帖法書選——毛公鼎銘文》的字帖臨摹。三
五天一遍，二十幾遍後他對銘文的筆法初有了解。
「作為文字甲骨文雖更古老，但以書法論，鐘鼎文
的表達能力更強。」抱持着探索書法源頭的心態，黃
海德萌生了將毛公鼎銅鑄銘文字翻版成筆墨書文字的
念頭，開始了毛公鼎銘文書法的研究。

留存銘文鑄造精神
毛公鼎銘文乃成熟的西周金文風格，怎樣將鑄造文
字筆墨化而不失其真態，是黃海德長期研習的核心。
「我發現青銅鑄造文字要滿足鑄造原則。」黃海德
介紹，金文和碑文不同，碑文初刻時，字邊一定是光
滑的，年久風化才顯斑駁。金文是在泥範上書和刻一
併完成後澆鑄而成。鑄造時要有拔模斜度，要使銅水
流暢地到達字的每個細部，所以毛公鼎金文每字交叉
處都需是圓弧。否則因銅水張力的緣故形成自然鑄造
圓角，字的細部會離斷，或銅水不能到達。
黃海德意識到，從金文的特殊性看來，必須要找到
表現這種藝術形式的創作方法。「先秦以前文字本就
是象形文字，用作畫的方式書寫是一種很好的表達。
每個字的寫法隨意性很大，所以金文每每各具神態，
個風度精神。」

夜半悟得刀筆八法
經過仔細研究觀察銅銘文，黃海德發現毛公鼎銘文

書寫的筆劃順序與現代的完全不同，筆劃多為連、
斷，邊緣參差，間有銅瘤狀，不但要用逆鋒起筆、回
鋒收筆、頓筆、停筆、連筆、斷筆……還要創造性的
用波筆、迴筆（多次的順逆鋒）、鈎筆、疊筆等，必
須在用筆和落墨上煞費苦心。
黃海德告訴記者，古有李煜論述的撥鐙法（運筆的

一種技藝），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讓毛公鼎銘文再現古
述撥鐙法。「我常面對毛公鼎銘文法帖，摒除雜念，
呆呆地看。八年前一天半夜，我在朦朦朧朧中突然悟
得毛公鼎刀筆八法，怕第二天醒來忘記了，連忙爬起
來記下。」
後來，黃海德又總結銘文結字的筆劃，作「橫豎點

曲折出入展連環」十字訣，以筆代刀，不同的結字筆
劃配合「格挖切沖鈎搭斷扭」的用筆方法撰寫，用筆
如刀刻，使墨如銅鑄，漸進地總結出了一套毛公鼎文
的書寫方法。

平生夙願書藝傳承
黃海德告訴記者，凡是金文書法均可參用「毛公鼎

刀筆八法」和「毛公鼎結字筆劃十字訣」，他把這並
稱為「止虛書法」。「我把毛公鼎近五百字銘文集字
輟文，載以當下現代人文精神的主張，融作曠世賦格
律言，集輟得百餘款詩句。」
談及這項文化的傳承，黃海德說，文字用筆千變萬
化，他只是一管之見，未來還要從書法研究角度深入
鑽研。「傳統文化的瑰寶得以傳承，文化形式就要發
揮到極致，一是研究二是有繼承人。」
黃海德的孫子黃梓健（就讀於長沙周南實驗中學）
受其影響，八歲臨毛公鼎書法，九歲習張黑女魏碑，

十歲寫智永真草千字文，如今十三歲能懸手勾勒大幅
《中國傳世人物畫冊》中的人物，其筆勢竟已是大家
風範。黃海德說在教授孫子的過程中他發現，書寫毛
公鼎文對少兒的書法教育大有裨益，「寫好毛公鼎
文，其他的書法寫起來游刃有餘。」
「毛公鼎文書法極富美感，內斂不張揚而大氣雍
容。」作為中國毛公鼎銘文研究會會長、中國神州書
畫院副院長兼藝術顧問，黃海德說他平生最大的夙願
一是毛公鼎文書法能走入尋常百姓家，二是在政府推
動下，內地和台灣能開展毛公鼎文化的交流合作。

小資料
毛公鼎為西周宣王（公元前827年～783

年）時代的青銅鼎器，清道光末年（公元
1350年）出土於陝西省岐山縣。曾為陳介
祺、端方、袁世凱等人所藏，現藏台北故宮
博物院。
鼎通耳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徑

47.9厘米，重34.7公斤，圓口，圓腹，上有
立耳一對，下鑄三馬蹄形足，腹飾重環紋、
弦紋各一周。腹壁內有銘文三十二行、五百
字、重文九、合文九（一說四百九十九
字），記載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為國獻策之
事，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的重要史料。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董曉楠、彭英

黃海德：十載悟道毛公鼎 以筆代刀鐫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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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久做禪畫的緣故，末白圓圓的臉給人一種慈悲
溫柔的感覺，無半分的犀利與張狂。末白接觸禪

畫源於其對觀音菩薩的一次祈禱。末白說，他的母親信
佛，在他小的時候，母親便帶他去觀音廟燒香，誦讀經
書。母親在一次意外中摔傷了腿，末白便到觀音廟去祈
禱，並承諾若能保佑自己母親的腿康復，自己便誠心畫
上很多幅觀音來還願。母親腿傷好後，末白便履行承
諾，畫觀音還原。在這一過程中，末白發現，觀音的慈
悲相可以讓自己的心清靜下來，變得不再那麼浮躁，可
以斷念其他，專心作畫。於是末白開始研究觀音，研究
禪畫，研究禪宗，自此，末白與佛教文化藝術結下不
解之緣，並開始探索和研究中國水墨藝術與佛教禪機、
佛學審美的融合。

修行中研習繪畫繪畫中漸修禪學
末白，原名賀存鋒，是一個皈依佛教在家的修行者。
2000年，末白機緣結識大法王寺方丈釋延佛大師，大師
稱甚為欣賞末白的人品及才華，並稱末白與佛有緣，遂
授以禪機道法，了悟人生。2009年秋，末白正式皈依少
林寺上永下七禪師，法名釋延墨，開始隨師父參禪悟
道，研讀佛教理論，修行中研習繪畫，繪畫中漸修禪
學。
「禪學其實就是一種心態，用一句話來描述就是『動
靜語默體安然』，就是你動或者不動，說話或者不說
話，身體都是很自然的，如果能達到這樣，可以說你已
經進入禪了。」
末白的禪畫，既是一種筆墨體驗，也是一種心境的感
悟，更是一種禪意的體味。「比如我在畫觀音的時候，
觀音的慈悲是一個抽象的東西，慈悲在哪呢？就在心裡
面，由心而發，再從筆端流露出來。『意到筆隨』。」
末白說， 「我會經常打坐來淨化心靈，忘卻雜念，
放空自己，進入當下。」用心品味末白的作品，可以感
受到他的「參禪入畫，以心做筆」，透漏着直觀的簡約
主義思想和卓爾不群的禪境風骨。「我在修養自己禪性
的同時，還在不斷去學習去鑒賞古代大家們的作品，去
領悟他們的精神，去找尋他們的禪境，用以充實自己的
修行。」

起筆留白供他人天馬行空
因為禪畫的畫風不拘一格，每個人都有自己對禪的理
解，所展現的畫卷自然也就大相逕庭。末白一直都很崇
拜明末清初的畫家八大山人，嚮往他的簡遠筆墨，將
儒、釋、道並融的本土禪畫。末白研究生論文寫的便是
《八大山人花鳥繪畫風格「簡」的研究》，在這期間他
多次前往江西，大量研究了八大山人的水墨寫意畫。
如八大山人一樣，末白喜歡在畫中留白。一幅畫留着

部分空白不畫，那種空曠的
感覺可以讓欣賞者的心靈有迴旋的餘地。就像中國的
古詩一樣，簡簡單單的幾個字，卻能給人意味深長的遐
想，而且無法用其他語言來翻譯，這就是中國文化中的
「味」。「我畫得很少，下筆也很慢，能省去絕不會多
畫，正如我的名字一樣，末白，起筆的時候一定要有留
白，以供他人天馬行空。」

觀音是一種信仰
禪畫，是中國畫最古老的、最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之

一。是修禪者以毛筆為工具，用筆墨來表達禪理的作
品，它不拘束於任何體裁，不拘束於任何方式，中心只
是為了把握生生不息的禪心。
「禪」其意是「靜慮」，最早起源於古印度，「禪」
可以說是一種對生活態度的智慧，也是一種獨特的思維
方式，追求心靈的完全自由，無拘無束，強調通過
「悟」來達到心靈「空靈」的感受。
「現在畫禪畫的人挺多，畫觀音的人也不在少數，但

有
些人畫出來的只是一種藝術
形態上的美感，讓人感覺不到觀音所具有的慈悲之
心。」末白認為，「無法而有心或有法而無心者，則均
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法與心，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這或許是末白與其他禪畫畫家的最大不同之處，他講

究禪宗與美學的結合。末白筆下的水墨觀音清秀淡雅，
禪味濃厚，眉宇間透漏着慈悲，雖然輪廓簡化，但卻筆
簡意足。「人人阿彌陀、家家觀世音，觀音是中國信仰
最廣泛的一個神靈，家家戶戶都知道她，體現着中華民
族向善、積德和求仁的心理嚮往，這是中國佛教文化的
一種沉澱。」末白說他選擇畫觀音來表述禪理，並不是
因為觀音作為佛教中的女性比較特別，「其實她真實的
存不存在其實並不重要，她本身就是一種信仰，一種心
態，一種相由心生的慈悲心。而慈悲心是要靠長時間修
煉、長時間感悟佛教禪宗意境，感由心生，筆隨心動而
描繪出來的。」

心無雜念筆不離手
不少人認為，當代的畫家都是在學習和效仿古代的名

家大師，卻很少有人能夠超越他們呢？末白亦有同感，
在他看來，當代的許多作品不能與古代大師相提並論。
「原因有很多。首先，那些古代大家有着非常濃厚的文
化底蘊，他們琴棋書畫詩文的功底是我們現代人不能比
擬的，他們的讀書量也是現代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其
次，在技術上，他們每一天都在用毛筆，這無形中鍛煉
了他們的技法，用筆可以隨心所欲。」
為此，末白也一直堅持筆不離手，書不離手。「我現
在就在一直鍛煉自己的技法，我從小就開始練習書法，
現在也是在教學繪畫工作，手拿毛筆基本上沒有一天斷
過的。」同時，他還覺得，過去的人繪畫，思想很單
純。比如八大山人，他畫畫就是因為無聊透頂了，看書
看累了就畫畫，屬於自娛自樂，畫畫是給自己娛樂的，
所以他的畫透着灑脫。「現代人畫畫就會想這幅畫值多
少錢啊能不能賣出去啊，帶着錢味的作品自身品味就降
低了。」

禪禪畫畫畫畫家家末白末白禪由心生禪由心生 作作畫畫即修禪即修禪「我素與禪結緣，禪由心生。」畫家末白參禪養

心，悟禪繪畫，是當代畫壇中禪畫的踐行者。今年

正值觀音文化年，末白將帶着他的水墨觀音赴港參

展。末白告訴記者：「畫觀音是一件修行的大事

業，把觀音慈悲濟世的情懷通過繪畫的藝術形式傳

播出去又是一件大功德的事業。」於末白而言，

作畫即修禪，修禪即作畫。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

實習生許成舉鄭州報道

■《一念慈悲》

■■末白正在作畫末白正在作畫。。

■《寒山僧蹤》■《屋裡寺外》■末白作品

■末白作品

■■末白作品末白作品■■《《雲中執蓮雲中執蓮》》


